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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心里话

像那秋千自由地摇摆

春风也吹拂着一棵幼苗

破土发芽

她的梦想已经插上翅膀

向着云端展翅飞翔

她身后的动力

是一身迷彩的英姿

在诉说着坚守

和一个母亲的微笑

在蔓延着芬芳

陈 赫配文

家庭 秀

不久前，

第 72 集团军

某旅“娃娃家乐园”室外游乐

场在该旅家属院正式建成并

使用。图为该部干部汪彩虹

周末陪伴女儿的温馨场景。

胡雪峰摄

定格定格

红色家风

父亲小时候跟着爷爷上山砍柴，失

足掉进山沟里，身上多处受伤。那些伤

疤导致父亲长大后多次报名参军，都未

能如愿。

人们常说，生命是一场爱的延续。

我出生后，父亲将未曾熄灭的当兵梦

想，寄托在了我身上。儿时，他会经常

给我买迷彩童装，会拉我一起看军旅影

视剧。我们父子俩为剧中的英雄大声

喝彩，激动地喊着振奋人心的台词。军

人英武的形象、从军的梦想，像种子一

般埋在我心里。

那年，当我的入伍通知书被送到家

里时，父亲双手颤抖着接过，反反复复

地念叨：“终于等到啦！”

入伍那天，我和其他新兵在镇政府

的广场前整装待发。父亲眼含热泪地

为我整理军装，一遍遍叮嘱：“到部队好

好干！”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这句话，在

父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对军营

一直充满了好奇，每次我在电话里给他

讲起军营生活，父亲都会非常高兴。义

务兵期间，老家当地政府每年都会给我

家送去优待金。父亲对我说：“部队非

常照顾咱军人家属，为的就是让你们能

安心工作。儿子你要努力上进，建功军

营，我为你感到骄傲！”

入伍后，我在高温炎热的环境中训

练过，也在寒冷缺氧的高原上坚守过。

我曾在电话里和父亲抱怨苦累，父亲语

重心长地说：“儿子，吃苦就是成长。”他

朴素的话语，在我心中荡起涟漪。是

啊，那一个个仍被夜色笼罩的清晨，那

些在泥泞中散落的弹壳，那在低姿匍匐

时荡起的尘土以及顺利越过障碍后的

笑容，都见证着我的成长，我逐渐成为

一名能够担当重任的战士。

有一年，我休假回家，把荣誉奖章

和证书一件件摆在父亲面前。他捧在

手 中 仔 细 观 看 、反 复 摩 挲 ，笑 得 合 不

拢嘴。

今年，因为工作任务繁重，我和家

里联系的次数不多。父亲经常在电话

里叮嘱我：“好男儿志在军营，要干出成

绩 ，我 和 你 妈 身 体 硬 朗 ，不 用 担 心 我

们。”话虽短，我却能感受到父亲对我的

殷切希望。

记得小时候，父亲对我说，他的梦

想是保家卫国。如今，身穿戎装、手持

钢枪，我圆了父亲的当兵梦，也圆了自

己的当兵梦。

圆 梦
■梁佳豪

1904 年，爷爷刘子祥出生于瓦窑堡

一个富商家庭。他 6 岁读书，品学兼优，

15 岁考入安定县高小。

在高小读书期间，爷爷接触到了革

命进步思想，还结识了校友谢子长，二

人志同道合。

高小毕业后，爷爷不认同他父亲的

经商理念，认为从商只富自己，无法改

变国家落后的命运。父子俩为此经常

发生矛盾。后来，爷爷毅然决然地走上

了革命道路。听奶奶说，谢子长经常来

家做客。每次来，她就给两人做面吃。

为展示他要同谢子长一道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决心，爷爷还把自己的名字“刘

庭瑞”改为“刘子祥”。

参加革命后，爷爷曾回过一次家。

他对怀孕的奶奶说：“生下男娃叫‘治

汉’，生下女娃叫‘治芳’。”离家那天，他

穿着长袍、骑着战马、背着枪，浑身洋溢

着革命热情。此后，爷爷音讯全无。

奶奶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尽管

她和爷爷是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结婚

的，但两人感情非常好。出于革命斗争

需要，爷爷从家里偷偷拿走了 2000 块大

洋，购买了枪支、手电、毛巾等。因为这

件事，他的父亲与他断绝了关系。奶奶

则一直偷偷地拿出她的嫁妆，支持爷爷

革命。

国民党反动派诬陷我家私藏枪支，

带走了奶奶和我父亲。他们用绳索把

奶 奶 吊 起 来 ，用 烧 红 的 烙 铁 烫 她 的 身

体，逼她说出爷爷的下落，并交出家中

钱财。奶奶宁死不屈：“要钱没有，我就

是共产党员。”幸亏一位亲戚及时给红

军报信，这才解救出母子二人。我曾看

到奶奶身上的几道疤痕，问她当时怕不

怕。她扬起头骄傲地说：“我不怕，我真

当了一次女共产党员。”

爷爷参加革命后，奶奶与我父亲刘

治汉相依为命，靠加工豆腐、生豆芽为

生。1935年 1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

窑堡。我父亲作为儿童团成员，和瓦窑

堡军民一起欢迎中共中央和红军。父

亲说，红军初到瓦窑堡，身上衣服都很

破，有的脚上穿着草鞋，有的赤着脚，但

是很精神。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给红军

做衣服、做军鞋，奶奶仅用一晚就能做

出一双军鞋。几天后，红军就“全身三

新”——衣服面子新、里子新、棉花新。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父亲曾四处打

听爷爷的消息，但一无所获。1958 年，

父亲尝试给爷爷的两位战友写信了解

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爷爷的事情终

于有了结果。他们说，爷爷当时在红 24

军任职，1931 年在山西太原英勇就义。

这样的消息，让家人非常难过，但终归

了却多年心愿。1959 年，政府给我家颁

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父亲曾回忆，每次谈到爷爷时，奶

奶总是默默流泪，因为有人说爷爷牺牲

了，也有传言说爷爷又成家了。当时通

讯不畅，不知道爷爷是生是死。在奶奶

的言谈中，爷爷是穿着她亲手做的那件

长袍，骑着一匹白色骏马的年轻英俊形

象。为了不给奶奶带来不必要的悲伤，

父亲很少和奶奶谈起有关爷爷的往事。

2016 年 8 月，我家突然来了一位记

者李德平。他是《红星照耀北国》一书

的作者，此次为撰写有关红 24 军的战斗

历史，特地前来采访我父亲。看到爷爷

的烈士证书，他告诉我们，“刘子祥”这

个名字在河北阜平县烈士纪念馆里有

记载。这一重要消息，再次激发了我们

追寻爷爷更多英雄事迹的想法。

不久，李德平的文章在子长县（今

为陕西省子长市）当地新闻媒体刊发，

让 我 们 对 爷 爷 的 事 迹 有 了 更 多 了 解 。

文章中提到，刘子祥是瓦窑堡人，任红

24 军政治部主任，并具体讲述了爷爷为

了革命事业，从家里拿走 2000 块大洋，

购置枪支弹药及手电筒等，为清涧起义

战斗奠定了物质基础。他领导并参加

了这场震撼西北的武装起义，为扩大革

命队伍立下汗马功劳。起义失败后，爷

爷根据党组织安排，回到瓦窑堡继续从

事革命工作，后被安排到中共山西特委

工作。

此后，我们与阜平县烈士纪念馆取

得联系，又走访了山西盂县等烈士纪念

馆。我们最终确定爷爷的牺牲地应该

在阜平县，而不在山西境内。

2019 年 3 月 8 日，95 岁的父亲带领

我们儿女 10 人，踏上追寻爷爷革命生涯

的旅程，前往阜平县。

来到阜平县，我们受到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热情接待，并进一步证实了爷

爷的真实情况。那天，在阜平县纪念馆

第一展览厅，当看到红 24 军组织机构名

单“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字样时，全家人

悲喜交加。借此机会，我们终于了解到

爷爷牺牲的那段历史：1931 年 7 月 3 日，

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书记谷雄一、刘子祥

乘火车，带着起义红旗、印章以及印刷

品来到阳泉。次日，在谷雄一、赫光、刘

子祥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部队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 24 军。赫光任军长，谷

雄 一 任 政 治 委 员 ，刘 子 祥 任 政 治 部 主

任。在红 24 军里，刘子祥积极搞好政治

工作，稳定部队情绪，宣传我党政策，宣

传红军革命主张，深受战士爱戴。7 月

26 日，阜平县苏维埃县政府成立。这一

壮举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黑

暗统治，同时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惊

慌。8月 11日，军长赫光、政治部主任刘

子祥一行 8 人前往法华村，遭到敌人设

伏暗算，虽奋力拼搏，终寡不敌众。敌

人残忍地将赫光、刘子祥的头用铡刀铡

下装入酒桶运往北平……

参观结束后，我们来到离县城不远

的法华村，这里是爷爷的牺牲地。村口

一棵老槐树下，有一长方形石柜，是当

地老百姓自发修建的，专门用于祭拜烈

士。红 24 军的创立和阜平县苏维埃政

权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华北，极大地鼓

舞了受压迫劳苦群众的信心。大槐树

见证了爷爷的勇敢，先辈们为革命浴血

奋战、英勇献身的光辉形象，永远值得

我们后代铭记。

追寻·铭记
■刘金富

“巍巍的塔山，清清的河；漫漫的边

防，长长的路；闪亮的钢枪，代代的兵；

清纯的战士，红红的心；我们来自四面

八方，胸怀着胜利东方……”

湛 蓝 的 天 空 中 ，缕 缕 阳 光 倾 泻 而

下。新疆军区卡梅斯台边防连军医李

志的歌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走在他

身 旁 的 妻 子 陈 可 欣 ，听 着 爱 人 豪 迈 的

声音，望着周围的风景，思绪也飘向了

远方。

那年，陈可欣第一次来边防连，就

受到官兵热烈的欢迎。伴着战士们欢

快的锣鼓声和热情的歌声，她终于见到

了李志。

那 天 ，战 士 们 唱 的 歌 曲 就 是 这 首

《塔山之歌》。陈可欣对李志说：“以后，

这 首 歌 曲 就 是 我 最 喜 欢 的 军 旅 歌 曲

了。”看着陈可欣兴奋的模样，李志心里

涌上一阵暖意。

此 时 ，歌 声 停 了 下 来 。“ 慢 点 ，慢

点。”李志边张开双臂边提醒道。年幼

的 儿 子 正 手 脚 并 用 ，一 级 一 级 向 上 攀

爬，小小的身体鼓足了力量。看着父子

俩这温馨的一幕，陈可欣脸上露出欣慰

的笑容。

这段台阶修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共 365 级，是通往哨楼的便道。官兵把

便道修成 365 级，寓意一年 365 天都要

保 持 高 度 警 惕 。 如 今 ，哨 楼 已 不 再 使

用，但“365 个台阶脚踏实地、365 个日夜

百倍警惕”成为连队官兵共同的信念。

“哨楼上风景一年四季都不同，尤

其是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星空。”恋爱

时，陈可欣记得李志每每提起边防，语

气里都充满了骄傲。她总是笑着回应：

“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

第一次探亲，陈可欣是以“准军嫂”

的身份来到边防连的。一天晚饭后，李

志对她说：“走，带你去看星星。”陈可欣

心里也升起了一阵期待。365 级台阶，

对陈可欣来说看着不高，攀登起来却并

不 容 易 。 顺 着 台 阶 ，陈 可 欣 被 李 志 拉

着，一级一级慢慢往上爬。到达山顶的

那一刻，四周寂静无声，仿佛听得到彼

此的心跳声。

哨 楼 的 空 地 上 ，摆 满 五 颜 六 色 的

气 球 ，淡 黄 的 烛 光 摇 曳 ，气 氛 格 外 温

馨。等待许久的战士们，展开李志亲手

画的求婚海报，拿出炊事班做的蛋糕。

李志凝望着陈可欣，说：“欣欣，嫁给我

吧 ！ 有 边 关 山 河 见 证 ，有 清 澈 星 空 见

证，还有战友们见证，我定爱你、护你，

此生不渝。”

那一刻，望着李志和战士们纯真的

笑容，陈可欣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她眼

含热泪，郑重地点点头。

婚后，李志和陈可欣聚少离多，这

条长长的台阶就像一条线，连起了他们

对彼此的思念。孩子出生后，陈可欣每

天都会给李志发些儿子的照片、视频，

让李志看到儿子的成长。家里遇到难

事，她都尽量自己扛，不让李志担心。

陈可欣明白，“选择边防军人，就是选择

陪 他 一 起 ，把 青 春 交 给 边 防 。 因 为 爱

他，所以我愿意支持他、理解他”。

那天，快到中午时，一家三口爬到了

山顶哨楼位置。“巍巍的塔山，清清的河；

漫漫的边防，长长的路；闪亮的钢枪，代

代的兵；清纯的战士，红红的心；我们来

自四面八方，胸怀着胜利东方……”迎着

山谷里的风，望着身旁依偎着的妻儿，李

志情不自禁唱起了这首歌。

歌声飘过 365级台阶
■梅志峰

美丽军嫂

官兵登上通往哨楼的 365级台阶。 陈朋宇摄

插画：徐金鑫

除夕那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联欢

活动，正在高原驻训的第 76 集团军某

旅干部吴景旭找了个安静角落，开始和

家人视频。

视频里，家人欢聚一堂。妈妈看着

她关切地问道：“年夜饭怎么样啊？今

天过得开心吗？”吴景旭笑着说：“好着

呢，和战友们在一块儿过年很热闹。”说

完，吴景旭翻转镜头给妈妈看高原的夜

空。“妈，你看，这里的星星是不是很漂

亮！咱家这么多军人，只有我来过高

原，来过边防……”

由于不少亲戚在部队工作，小时候

吴景旭过年去姥爷家拜年，姥爷家总是

冷冷清清。她曾问妈妈：“为什么大家

不回来过年？”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是

军人，过年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吴 景 旭 的 妈 妈 曾 在 部 队 医 院 工

作。儿时，爸爸出差了，吴景旭就跟着

妈妈去医院。妈妈上夜班，她就睡在值

班室里。要是睡不着，她就去病房玩

耍。住院的老红军看到她很高兴，给她

讲长征故事，鼓励她长大后当兵。

那年，吴景旭考上军校。有一年放

寒假，她特地带了军装回家。春节前，

全家拍了张全家福。那个春节，几位在

部队工作的长辈刚好休假回家。照片

里，他们都穿着军装，神采奕奕。

刚上军校时，平时不能使用手机，

吴景旭白天训练，晚上蒙着被子掉眼

泪。好不容易等到假期，在电话里听到

妈妈声音的那一刻，吴景旭忍不住哭了

起 来 。“ 孩 子 ，你 要 慢 慢 适 应 ，学 会 坚

强。”妈妈安慰道，并讲述了自己新兵时

的经历。

“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吴

景旭开始学着独立，努力让自己成长。

然而，更难的是从军校毕业来到基

层部队。担任排长后，吴景旭一度有些

迷惘：为什么自己辛苦付出了很多，却

得不到战士的认可？

“军营是不是不适合我，参军这条

路是不是走错了？”妈妈的电话再次被

拨通。妈妈告诉吴景旭：“你首先要反

思自己身上是不是有问题，还要多向老

班长学习请教……”

“ 时 代 不 同 了 ，你 们 那 时 候 的 道

理现在不一定能适用。”这一次，吴景

旭 并 不 认 可 妈 妈 讲 的 话 。 直 到 自 己

又经历了几番挫折，她才理解了妈妈

说的话。

那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吴景旭

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她想起儿时

在家翻出妈妈的一些奖章，其中有枚闪

亮的三等功奖章。当时吴景旭以为，三

等 功 奖 章 和 自 己 的“ 三 好 学 生 ”差 不

多。直到自己也获得了荣誉后，她才真

正理解，在荣誉的背后，妈妈一定付出

了很多。

去年夏天，单位要上高原驻训，吴景

旭主动报名参加。妈妈担心她身体无法

适应，吴景旭在电话中说：“我是军人，是

您这位优秀女兵的女儿，应该比大家更

积极主动。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妈妈欣慰地笑了。后来，吴景旭听家人

提起，妈妈有一次自豪地说：“家里这么

多军人，就我女儿走得‘最高最远’。”

在
那
﹃
最
高
最
远
﹄
的
背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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